濟公新傳(一)

訓子須從胎教始，端蒙必自小學初。
養子不教如養驢，養女不教如養豬。
話說降龍羅漢自從九百年前投生為人，於杭州靈隱寺出家之後，一直雲游四方，游戲人間，渡化眾生。世人訛傳稱他為「濟公」，其事跡流傳至今(註一)。
到了西元二千年年底，濟公來到香江小島。他是南宋遺民，自然和宋帝昺一樣循陸路入城。濟公路過新界某村土地廟，傳召土地公查問民情。「篷」的一聲，白煙過處，土地公身穿防火裝，手提滅火筒，佇立於村口老榕樹下。
濟公見了，啼笑皆非，問道﹕「莫非此乃香江最新時裝乎﹖」
土地公搖搖頭，答道﹕「降龍羅漢有所不知，香江島民近日瞋火熾盛，小仙恐防殃及池魚，唯有及早防備。」
濟公道﹕「瞋恚本是三毒(註二)之一，土地公你鎮守人間數千年，應該見怪不怪，母需如此誇張也。」
土地公道﹕「回稟降龍羅漢，香江島民本來就犯我執，順我則起貪愛，逆我則起瞋恚。過去幾年香江經濟不景，逆景當前，島民不能容忍，小則惡言口業(註三)，大則殺人害命，恩怨糾纏，情況越來越嚴重。」
濟公聽了不禁皺眉，決定入城視察。他從土地公口中得知香江的中環乃是政治商業中心，好比南宋的臨安城，紅男綠女穿梭往來，爭名逐利，應是孽障最重之地。於是化身為西裝友，往中環去。
濟公來到中環一個商場，見到一大群記者圍著一個濃裝華服的長髮女子，女子杏眼圓睜，大發嬌瞋道﹕「是他先問我有沒有興趣投資，我才會向他借錢。後悔﹖怎麼會﹗當時全香港都在炒樓啦，根本就是正常商業活動嘛﹗」
「但是七叔的夥計說你沒有積極還錢，所以才入稟法院追債。」
「什麼﹖我不認識你說的那個人。我早已把收入和開支的詳細資料交給七叔，他知道我的財政狀況，我已經拼命賺錢啦﹗不過，剪綵和拍廣告都是分期付款的，我平時要使要穿，又要照顧兩個小孩，已經好積極啦﹗」
「七叔的夥計說你的開支預算太高﹗」
「太高﹖三萬元一個月怎算高﹗飯可以不吃，靚衫不可不著﹗而且你要明白，好多靚衫根本不屬於我，拍完照便要立即歸還。況且我做高級時裝，當然要身光頸靚啦﹗如果有人認為我太高調，對不起，這是行業需要﹗」
那女子繼續滔滔不絕為自己辯護。濟公一笑，想人的身軀不過是酒囊飯袋，暫寄塵世，逃不過「成住壞空」(註四) 的無常定律。身軀尚且不存，又何必貪戀華服豪宅﹖貪已經是罪過，還要為貪念辯護，香江果然瞋火熾盛。
他一邊想一邊抓癢，正想贈那女子一顆老泥丸，根治她的貪瞋之症，忽然見到商場門外停著一架汽車，那女子的兩名兒女正在車內扭打作一團。小女孩看見濟公，慣性地舉起中指，口中唸唸有詞說幾句番文髒話辱罵眼前人。小男孩亦不遑多讓，伏在車窗上扮鬼臉。濟公化作惡鬼，嚇得兩個小孩不敢再往外張望，瑟縮在車內發抖。
濟公按靈光一算，原來那女子今生最大的債主不是七叔，而是她的一對兒女。說到自我膨脹，自私自利，亂發脾氣，她的兒女將會青出於藍。因果報應，本來不爽。濟公想，既然如此，暫且省下一顆老泥丸罷了。於是飄然遠去，繼續視察香江民情。
(註一) 關於濟公的身世，來自清代王夢吉等所著之章回小說<濟公傳>。
(註二) 三毒包括「貪瞋痴」。
(註三) 「口業」指惡言惡語，出口傷人。
(註四) 佛經中說，世間一切現象都是流變不定的，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。凡事都會經歷自然形成，發揮作用，漸起變異和消失衰敗四個階段，簡稱「成住壞空」或者「生住異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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